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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闲话 /

想念家宴个味道

! ! ! !爿，辣辣上海闲话里读作“办”。
既可以作名词，也可以作量词。
“爿”作名词时，表示劈成片个

竹木片，如柴爿、竹爿。《康熙字典》
转引注释为：“判木。从半木。左半为
爿，右半为片”。过去，上海一些弄堂
口或小巷内经常会有流动馄饨摊，
通常以扁担或手推车摆卖，摊贩于
深夜用木柴烧火并打着竹板叫卖，
所以被称为“柴爿馄饨”，在上世纪
!"年代至 #"年代十分常见。
爿也用来称呼呈片状物体。大

可以指区域：上海郊县有把东面或

西面整个区域称作“东半爿”或“西
半爿”。小可以指瓦片等；在上海话
里，瓦片就叫做“瓦爿”。此外，上海
人还习惯把头颅叫做“头爿”，把头
顶皮肤叫做“头爿皮”。俗语“头爿皮
撬”就是指某人不服气个态度；俗语
“头爿皮发痒”就是指某人十分讨
厌，让别人想要打他。

爿还可以指破损成片状的东
西。如碗爿、缸爿、拖鞋爿（形容穿鞋
不拔起鞋跟），拖一爿挂一爿（形容
衣着破烂）等。
“爿”作量词时主要有两种用

法。第一种用法相当于普通话中
个片或块，例如：一爿田、一爿天。
清代小说《九尾狐》上说：“两爿面
颊骨浪搭仔几化胭脂，红得呒淘
成”。其中“面颊骨”就是指两侧脸
颊。第二种用法相当于普通话里
个“家”，例如：一爿商店、一爿工
厂。在《拍案惊奇》中有描写“在门
前开小小一爿杂货店铺”。在晚清
章回小说《活地狱》里描写刘老大
被差役拉着，“一路说，一路走，看
见一爿小饭店，门口幌子被风吹
得摇摇摆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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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赵妃蓉

阿拉小辰光个暑假

! ! ! !阿拉小辰光最欢喜放
暑假了，因为伊个辰光每

个礼拜只有休息一天，暑假
倒是和现在一样，有长长个两个
月，暑假作业也不多，一本薄薄
个《暑期生活》，最后两页还有答

案，顶多语文老师再布置两篇作文，
随便写写就好了，剩下来个日脚就
是白相啦，伊个辰光既勿流行假期
补课，也呒没各种“社会实践”，但感
觉每天过得相当充实，简单又快乐。
暑假里因为天热，白天阿拉欢

喜让隔壁邻居小朋友到屋里来白
相，一起玩“角色扮演”游戏。例如把
凳子排成一竖条就可以充当“开汽
车”游戏个布景，把平时攒个公交车
票用木头个晾衣夹子夹起来充当游
戏道具，然后有人扮演卖票员，有人
扮演乘客，还有人扮演司机。通常女
孩子欢喜当卖票员，男孩子欢喜当
司机，大家最勿愿意当个是乘客，因
为呒没啥事体做。

有辰光阿拉还会把床罩搭在一
排凳子上，就像帐篷一样，钻进钻
出，就可以白相打仗游戏或丛林探
险游戏了。虽然除了这些家居用品，
阿拉呒没啥特别个玩具，但是每趟
主题确定以后，凭着脑子里个想象，
大家嘴巴里发出滴滴滴、砰砰砰个
叫声，照样开开心心白相得满头大
汗，直到那些小朋友个家长来叫伊
拉回去吃饭才会结束。

现在个小朋友习惯孵空调房，
适意是适意了，但是寒气太结棍，阿
拉小辰光热天也是蛮热个，阿拉个
降温办法是一天要用湿拖把拖两趟
地板，靠水分蒸发带走热量，达到降
温目的，效果蛮好，也锻炼了身体。
伊个辰光电视机里个节目勿好

回看，也呒没网络，要看五点半个动
画片一定要算好辰光，有辰光实在
来不及了，就辣辣隔壁邻居门口看
一歇，看好再回去。伊个辰光，到了
热天，每家人家个大门是敞开个，好
像也呒没人觉得勿安全。最近电影
《侏罗纪世界 !》交关多个人侪去看
了，伊个辰光有部日本个连续剧《恐

龙特级克赛号》，虽然特技粗糙，
情节老套，永远是地球受到外星
人攻击，然后打打杀杀拯救世界，
但是阿拉总归会准时收看，坐得
比上课还端正。
到了六点钟，中央电视台个

《米老鼠与唐老鸭》开播了，每趟
唐老鸭一出场拉开幕布，阿拉就
会压低嗓门和他一起喊———“演
出开始了”，但因为迭个动画片里
人物个运动速度和画面切换侪相
当快，所以我一直觉得越看越热，
不太适合热天看。
现在个小朋友一放暑假有交

关多个夏令营参加，阿拉小辰光
呒没搿种商业夏令营，我参加过
区三好学生个夏令营，勿需要交
钞票，只要交一点全国粮票就可
以了。记忆中，搿是我人生第一趟
出远门，心情相当激动，从上海乘
船到普陀山，一路浪向空气里侪
是海风个味道，直到现在，每趟去
海边休假，闻到海风个味道，我侪
会想起迭次出行，轻舞飞扬，且歌
且行……

! ! ! !说起上海个玉佛寺、龙华寺、静
安寺，几乎无人不晓，而知道法藏讲
寺个人恐怕就不多了。其实，法藏讲
寺曾经与玉佛寺、龙华寺、静安寺一
起被称为“上海四大丛林”呢。
我较早就知道法藏讲寺，是因

为它曾被一家工厂占据。那家厂叫
做“上海人民无线电厂”，生产星火
牌电视机。很多上海人家个第一台
黑白电视机也许就是星火牌 $%&'

或 $%&#呢。()*!年，它被并入我服
务过个上海无线电十八厂，成为了
二分厂，也叫九车间，生产当年名气
更大个飞跃牌电视机。

我在上无十八厂干了五年，从
车间流水线干到质检科，再到厂办
公室、企业管理办公室、总会计师
室。()*'年，我被厂部派到九车间
进行物流管理培训和考核，于是，我
在那座旧庙里呆了有个把礼拜。

或许是因为我来自“上
级部门”，与车间主任见面
后，他就带我四处转了转。当
时就觉得这厂房特别奇怪，
忽然有几级台阶，迎头又是
一根大圆柱子，还用了很多
厚纸板把窗户封成隔墙，破
损处看得到花格窗棂。中间

一间特别大，又被分割
成好几个区域。而
且光线特别
暗，白天车间

里也开着日光灯。车间主任就介绍
说，原来这里是个旧庙，叫法藏讲
寺。还记得那天车间主任开了一句
玩笑，说车间里很多大龄青年都在
抱怨，“天天蹲了庙里还弄得好啦。”
第二年，我离开了那家厂，做了

记者。一开始，我负责对口联系街道
集体企业。在短短一年多里，我走访
了一百多家弄堂小厂，虽然大多数
厂房条件都很差，其中有不少就开
办在旧庙里，但都办得红红火火。
离吉安路不远个小北门外有个

大境阁，它是上海老城厢仅存个一
角城墙。现在已修葺一新，开放参观
了。当年，这堵城墙被包围在两家弄
堂小厂中，城墙上个“大境阁”字样
一度使这里被错认为庙宇。那两家
厂我都去踏访过，厂长还特意让我
跨过车间里个重重障碍，用手摸那
被围在车间深处个半截城墙，大热
天也是冰冰凉凉个。坐在它近旁个
几位工人师傅打趣说，厂长因此不
给这里安电风扇。
厂子里有一堵城墙当然会带来

一些不便。我估计，如果不是这堵墙
太厚，可能早就被人挖掉了。
虹口区海门路到底有一座下海

庙，当年也被街道小厂占用。说起
来，这下海庙还与一个玩笑有关。有
段时间，很多上海人都会这样问初
来乍到者：现在你知道上海在哪里
了，但你知道下海在哪里么？其中

“下海”就是指下海庙。
回到曾与法藏讲寺齐名个龙

华寺、静安寺和玉佛寺。其实安远
路上个玉佛寺始建于 ()(*年，即
便原先江湾镇上那座被毁玉佛
寺，也仅一百多年历史，始建于
(**!年。而龙华寺和静安寺则要
早得多。据记载，两寺均建于吴赤
乌十年（公元 !#+年）。
坊间有种说法，静安寺曾是

龙华寺后寺，两者间有一条林间
小路相通。从史料看，当年一个来
自康竺国名叫“会”个僧人征得了
当时吴国国王孙权个同意，建起
了这两座寺。静安寺初名沪渎重
玄寺，唐代更名为永泰禅院，北宋
年间（公元 (,"*年）始名静安寺。
静安寺门前原来有泉，人称

“天下第六泉”。我小时候还看到
过泉眼个石围栏以及高耸个华
表，但已看不到泉水。当时觉得很
稀奇，怎么天安门前个东东，我家
附近也有一个呢。后来南京西路
拓宽，石围栏被拆除。

在上海市中心还有一处旧
庙———虹庙，位置就在南京路步
行街近福建路口处，在一条名叫
“石潭弄”个狭窄弄堂里。在上海
开埠之初，虹庙名气很响，后来渐
渐没落。现在，虹庙里经常有画
展，虽然步行街上人很多，但却很
少有人进虹庙去看看。

文 ! 畸笔叟

! ! ! !吃得开：受赏识；
受欢迎；做起事来有
人支持，很顺利。

邪气结棍：指十
分厉害；非常杰出；身
强力壮；也有非常严
重、非常激烈的意思。 吃得开 邪气结棍

周建国沪谚熟语印

片字翻转是个!爿"

文 ! 叶世荪

沪语编讲

! ! ! !交关人勿欢喜黄梅天，嫌比伊
湿嗒嗒，黏滋滋，又因为气压低，人
邪气郈斯。所以有人想要像候鸟一
样过日脚：天热朝北走，天冷去南
方；此地落雨，阿拉就逃去阳光明媚
个地方。不过，现实中呒没几个人可
以真正做到来去自由，无牵无挂。搿
末，就随遇而安好口来。

宋代诗人赵师秀《约客》里写：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
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对呀，家家人家屋头顶浪侪辣

落雨，老天爷也勿会独独欺负某一
家。虽然人人侪淋辣雨里向了，不
过，池塘水满，青蛙倒是开心了，叫
声就特别闹猛。侬觉着无聊，可以约

个朋友一道听听蛙声，赏赏雨景。
朋友搭架子勿来，就自家搭自家
着着棋咯，呒没啥勿可以。

对于怕因为落雨淋湿头发、
裤子溅到泥浆个人来讲，正好有
理由勿出门，难得清静。
要么，侬还可以乘地铁到朱

家角去走走，-+号线下来，码头
浪个小船直接送侬到古镇，小船、
石桥，假使呒没小雨飘飘，反而少
脱一眼味道。
侬不妨试试看，走吃力了，寻

一只屋檐头，立一歇，手一伸，撩
得着雨，窨笃笃，邪气适意；再转
身走进一家小饭店，叫一碟嫩菱
炒毛豆，一盆干煎川条鱼，一锅子
扁尖冬瓜汤，一碗青浦蛙稻米白
饭，迭个辰光侬就会觉着，就算是
黄梅天，也一样是好日脚。

黄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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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是
好
日
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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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管弢

! ! ! !如今生活条件改善，平日三五
知己到“外头”坐坐，吃顿午餐喝个
下午茶已成常态。在家烧“家宴”和
被请吃“家宴”越来越少了。不过，我
还是更怀念小辰光个家宴。
伊个辰光，辣辣自家屋里摆只

圆台面，烧几只家常菜，就可以体面
请客了。至于上桌菜品，首选“白斩
鸡”。从菜场买一只嫩鸡，放到开水
里煮个十几分钟，取出浸入一锅冷
水，鸡皮就会变得又嫩又脆，再在鸡
皮上抹一层香油，油光锃亮，香气扑
鼻。鸡身整齐切好摆入盘中，切下来
个鸡头、鸡脚等边角料则可以放入
鸡汤，小火慢炖，临上桌前加入黑木
耳、白菜、粉丝，煮开就能上桌了。
有了鸡还要有鱼。清蒸或红烧

阿拉上海人全拿手，可要买到一整
条鱼在当时绝非易事。好在上海人
聪明，一条鱼可以分成几段，不同部
位做成不同菜式，例如清蒸肚档、红
烧划水、头尾汤等。讲道搿搭，就不
能不提深受上海人欢迎个“熏鱼”，
做法是把鱼肉切块吹干后油炸，再
浸入酱料。这里配制酱料非常重要，

无锡口味偏甜、四川口味偏辣、宁
波口味偏咸……
“红烧肉”也是请客必上菜

品，要知道那时有肉吃可是一件
幸福事。“红烧肉”个做法和佐料
配方同样多种多样：有人用冰糖
代替砂糖；还有先放油煸一下进
行“走油”……聪明个煮妇会在下
面铺上一层百叶结，吸了肉汁个
百叶味道不亚于红烧肉。
此外，一些家乡菜也是很受

欢迎个。我家是苏州人，每年仲
夏，老家就有人乘火车送来新
鲜个“鸡头米”，妈妈会分成几
份，用塑料袋扎紧后速冻，只
在家宴上才能尝到，虾仁、
玉米粒、青豆、鸡头米放在
一起热炒，好看又美味。
到了今朝，小辰光个

生活留辣辣记忆里，小辰
光个家宴印辣辣脑海里。
我想念那些普普通通
个家宴，更想念制
作迭些家宴
个亲人。


